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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自东方来: 明信片上的
清末司法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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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西方人印制了不少以清末中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内政外

交和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明信片,其中有些涉及拘捕、庭审、枷号、站笼以及死刑执行的场景。这些明信

片既记录了司法实践的某些真实片段,亦反映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心态。这些照片、绘画及据以制作

的明信片,强化与扩大了中国酷刑实践的视觉效果与传播范围,使西方人能有更多机会接受中国司法

的负面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污名化中国司法的意图。鉴于法律史学界极少关注这些图像资料,
因此,对其进行图像学分析与文化学解读,将有助于反思、解构以及批判西方人对清末中国司法实践

的话语,并推进对清末司法文化的研究。

关键词 西方人 明信片 清末中国 庭审 酷刑

一、背  景

中西文化的交流,可谓源远流长。但是,1793年、1816年英国先后两次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和

阿美士德使团满怀希望而来中国,却又失败而归,〔1〕仍可视为标志性、转折性的事件。之后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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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代官员日记与地方治理研究”(项目

编号:20AFX007)的阶段性成果。
由于未能实现出使中国的预期目的,因此,所谓的“失败”,实际上更多是英国人的看法。参见[英]马戛

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李广生整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

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甜甜、刘天路

译,刘海岩校,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英]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

下的清代中国》,刘海岩译,刘天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等军事冲突,以及列强与清廷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

大门被迫打开,而且开得越来越大;其所产生的影响,亦称得上既深且广。这是双方冲突的结果,

同时也成为两者拓展交涉面和认识面、深化认知度和理解度的契机。撇开其他问题不谈,西方人

对中国的法律与司法之诟病,尽管不乏事实依据,但其深层原因,无疑是他们在污名化中国法律形

象的前提下,意欲规避中国法律、制造攫取治外法权的借口。相对来说,1898年的维新、1901年的

新政、1902年的修律、1905年之后逐步推广开的政制改革等举措,可以说是清廷做出的积极回应。

1912年初辛亥革命的成功,则终结了清廷既不诚恳亦未完成的法律变革,使中国法律史走上了另

一条发展道路。

西方人诟病中国法的“污点”,集中在庭审与刑罚,〔2〕因为它们具有场景性、可视性的特征,极
易从现象层面被观察。在中国旅行的西方人,可能会遭遇押解途中戴着镣铐或枷号的囚犯;在路

过的城门口、衙门口、集市上、犯罪事发点,皆有可能会看到戴着镣铐或枷号、拘禁站笼之中、等待

或正在执行死刑的诸色人犯、悬挂在木杆上的首节;如果走进衙门,则可观看正在进行当中的庭

审,作为庭审一环的刑讯,以及关押在牢狱中戴着各种刑具的疑犯及罪犯。〔3〕 在这种情况下,把
它们记下来、画出来、拍下来,实乃常见之事,见诸西方人制作的各种文本。〔4〕通过对于这些表象

的观察,即可做出某种直观的价值评判,而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基础。另外,对于经历过18世纪到

19世纪初期刑事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狱政法的现代改革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的法律与司法,不只野

蛮残酷,而且不可思议,成为一种法律的“异国情调”。由于猎奇心态以及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感

的作祟,他们在记录、描绘与拍摄这些场景时,不免有所选择,甚或添加一些与事实不符、污蔑夸张

的信息。

这种可视化的司法场景,成为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记者、画家、旅行家、科学家制作的

各种文本(日记、书信、游记、新闻、绘画、照相)的常见主题。到了清末,它们还成为明信片

(postcard)制作者青睐的对象,也成为消费者乐见的图像。而在制作及发售明信片的背后,甚至还

有商业利益的助推。

据学者考证,最早的明信片,大约是1865年一个德国画家的私人创制,因绘有精美图画的卡

片难以装入标准信封,而不得不直接将卡片寄出,可谓偶然之事。到1869年,奥地利维也纳邮政

局正式发行了明信片。27年之后的1896年,移植西方制度设置的“大清国邮政”机构,也发行了第

一套明信片。之后,作为信息传播手段的明信片,就流行了起来。
《洋人眼中的清末中国———1898—1908年在华西方人明信片解读》〔5〕一书,由明信片和解说

词组成。该书刊载的明信片,为旅欧画家王迦南、蔡小丽夫妇所收藏,来自他们费了10多年工夫,

在世界各地的广泛罗致,内容颇为丰富,涉及清末中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日常生活和内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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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具体来讲,洋人诟病清代中国的庭审,集中在刑讯逼供、两造下跪听审以及没有律师出庭支持审判;至于

刑罚,则集中在侮辱囚犯人格的枷号、站笼以及代表酷刑之极的凌迟。
参见杜金:《左顾右盼:凝视“异域”与镜观“自我”》,华东政法大学“东西互观的法律世界”学术研讨会暨

《镜中观法:<中国评论>与十九世纪晚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法》新书研讨会会议论文,2023年5月27日,上海。
这类文本可以纳入“旅行书写与欧洲扩张”的范畴予以解读。参见[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帝国

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方杰、方宸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一版序言,第1页。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参
见[英]顾德诺、茱莉亚·库恩编:《西方旅行者的中国书写》,顾钧、程熙旭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

参见陈玲、王迦南、蔡小丽编著:《洋人眼中的清末中国———1898—1908年在华西方人明信片解读》,中
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这类图像资料,亦参见绶祥、方霖、北宁编著:《旧梦重惊:方霖、北宁藏清代明

信片选集》(I),广西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在该书的第一编“封建统治”栏目下,收录了23张刑罚的明信片。



交。解说词系作家陈玲撰写,叙事精要,表达清晰,文字优美;不过,对每张明信片仍缺少精细透彻

的解说。其中,有11帧明信片印制了反映清末中国司法实践的照片与绘画(数量不多)。通过阅

读这些图像,进而分析其图像元素与结构,解读与评析其文化意义,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于

中国司法实践的关注点与倾向性。

二、图 像 解 读

在解读这些叙述清末司法实践的明信片之前,需要说明两点:首先,由于不同国家对中国的态

度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国来华人员不同的倾向与表达。沈弘曾说:“法国人对中国

人形象的描绘似乎比英国人夸张。”〔6〕德国学者顾彬也曾反复强调,必须对“西方”做出严格的区

别,不能将德国与英国、法国、美国放在一起谈论。〔7〕 就笔者阅读西方人的各种著述所得的感受

而言,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描绘,似乎比英国人平实一些;意大利人的描绘,似乎比美国人又要平实

一些。换句话说,西方既不是一个整体,更不是铁板一块,不可以不加区分,仅仅予以“眉毛胡子一

把抓”式的理解。其次,一般来讲,来华的传教士关注宗教信仰,商人看重经济利益,记者旨在报道

时事要闻,旅行家倾向于奇闻逸事,科学家热衷于采集标本,他们的兴趣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或
多或少都会影响他们看待事物、表达事物、评论事物的态度。但是,仍不排除他们会对于其他共同

关注的事物进行记述和评论,例如本文将要讨论的司法审判及刑罚执行。鉴于这些明信片制作者

(还包括拍摄者和绘画者)的身份比较模糊,因此,笔者很难了解他们的利益偏差与思想倾向,进而

知晓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照片拍摄、绘画构思、入选明信片的理由。也因此,笔者很难将其

与制作者结合起来,进行更微观、更仔细、更深入的分析,并且做出更具有语境性的解释。在下面

的讨论中,本文仅仅围绕图像本身的元素与结构展开分析,同时结合中国司法语境进行文化解读,

希望这种处理方法能够避免理解和解释上的偏颇。

本文的操作,大致以清代司法程序和刑罚轻重来展开。

这帧明信片(见图1)描绘的是八国联军抓获义和团团众的场景。〔8〕图的左面,是戴红帽子、

穿蓝制服和黑皮靴、腰佩军刀的人,看样子像是个军官;图的中间,是戴蓝帽子、穿蓝制服和黑皮

靴、腰佩军刀、肩背长枪、左手牵着被捕的义和团团众的人,系士兵模样。从他们浓密威风的八字

胡须和制服来看,均为西方人,更像是参与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根据同时期意大利画报刊登

的图像资料,留浓密威风的八字胡须、穿蓝色制服、着黑色皮靴,似乎是意大利军人的标配,〔9〕与
欧美其他国家军人的着装打扮有所不同。究竟如何,仍待考证。另由两人的脸部表情和肢体动作

来看,军官昂首挺胸,目光炯炯,直视士兵,伸出的左手则有发表指示之意;士兵微微颔首,目光稍

稍低垂,显得比较谦抑、洗耳恭听的样子,很可能是军官正在向士兵做出某种指示或命令。图的右

面,即为被捕的义和团团众,年纪很轻,长相比较清秀,低眉垂眼之中略带驯服和无辜的表情,已经

完全失去昔日“刀枪不入”“杀尽洋人”的勇气与狠劲。这幅严肃但却不乏温和的画面,与人们印象

当中清代衙役的凶神恶煞、罪犯的惊恐表情很不一样。这种刻画,多少是为了彰显西方人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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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沈弘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法国<小日报>记录的晚清中国史1891—1911》,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22年版,再版序,第8页。
参见顾彬:《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李雪涛、张欣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见前注〔5〕,陈玲、王迦南、蔡小丽书,第256页。
参见赵省伟主编:《西洋镜:意大利彩色画报记录的中国(1899—1938)》,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形象,因而也不乏西方人自我标榜的意味。如果将这幅画置于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屡次发生的军

事冲突语境之中进行解读,面对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中国士兵的血肉之躯和长枪短炮,已经不堪

一击。据此,在强势的西方人面前,这个驯服又无辜的义和团团众的形象,是否可以作为指代清代

中国弱势处境或软弱可欺的象征呢? 未尝不可。
然而图像之外的真实世界,则讲述了另一个故事:西方人对于被抓获的义和团成员,是绝不心

慈手软的;将他们枪决毙命,恐怕是难以避免的。根据意大利《周日论坛画报》1900年10月28日

的报道:“最近,欧洲军队的一支小分队在天津成功抓获了一伙狂热的义和团拳民。这伙人被抓

后,立即被执行枪决。”〔10〕法国《小日报》1900年11月4日刊登的《中国事件》,则配发了一幅“挂在

旧州城墙上的十四颗拳民头颅”的绘画,该图所绘,乃西洋军人围观“枭首示众”的场景。〔11〕 同月

11日,该报刊登的《八国联军远征保定府》写道:远征军进入保定府以后,先是解救人质,接着便对

“迫害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义和团成员进行残酷的报复和镇压。一时间横尸遍野,一串串

的头颅被挂在了城墙之上”。〔12〕在这种情况下,图1的那个被抓捕的义和团团众,恐怕亦难逃被

枪毙的命运!

图1 图2 图3

图2呈现的是公堂审判的画面,〔13〕其底部标注“ChineseCourt”,即“中国法庭”。这帧彩色明

信片源自一张广为流传的黑白照片(见图3)。不过,从照片上端横幅(已被明信片截去)的两行落

款“光绪辛巳七月”和“耀华照像照”可以确证,照片并非“中国法庭”的实拍,而是照相馆里的摆

拍。〔14〕光绪辛巳,即1892年;耀华照相馆,由施德之(SzeTakChee)创办于1892年1月30日,馆
址在上海南京路42号。〔15〕

其他可资证明摆拍的证据,还有很多。(1)照片呈现的法庭空间,明显小于清代司法公堂的规

格。(2)照片上端横幅“公平正直”,虽然也是传统中国的司法理念,譬如许慎释“灋”为“平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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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见前注〔9〕,赵省伟书,第63页;所配图像,第64页。但是在另一处,这段文字略有不同:“最近,欧洲军

队的一支小分队在天津成功抓获了一伙正在居民区和租界内偷东西的狂热的义和团。这伙人被抓后,立即被执行

枪决。”赵省伟编:《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侯芙瑶、邱丽君译,重庆出版社2018年版,第

638页。
见前注〔6〕,沈弘书,第101页。
见前注〔6〕,沈弘书,第102页。
见前注〔5〕,陈玲、王迦南、蔡小丽书,第48页。
实际上,摆拍“中国法庭”的照片,也不止本文分析的这一帧。张世明对另外两帧同类照片进行了仔细的

解读,参见张世明:《拆穿西洋镜:外国人对于清代法律形象的建构》,载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五卷《清史研究

的新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5—87页。
关于施德之其人其事的介绍,参见仝冰雪:《中国照相馆史》,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版,第301—

320页;另参见洪再新:《闯荡于“冒险家乐园”的中英混血实业家:施德之对近代上海艺术商业活动的特殊贡献》,
李莉译,载《美术学报》2021年第3期。



水”,“触不直者去之”;〔16〕但是作为真实的公堂匾额却比较少见,更多是悬挂“明镜高悬”或“秦镜

高悬”等匾额。〔17〕(3)照片背景上的图像,与中国公堂上常见的屏风图像“海水朝日”或“指日高

升”也不一样。〔18〕(4)照片上被桌布覆盖的家具,看造型应该是“桌”,而非“案”,不仅与“案”的样

式不同,而且略显低矮短小。(5)桌面上少了审案的必备器物,诸如文房四宝和惊堂木等。(6)更

为有趣的则是,主审官员似乎是洋人,而且戴着墨镜审案———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戴墨镜也

算是清人的时髦,但却不合常理。同时,洋官员的目光注视着左前方,完全无视两造,就彻底违背

了“五听之法”所要求的,司法官员应该仔细观察原被两造的言行和表情的经验法则。实际上,墨
镜亦有遮蔽功能,影响法官与两造的交流。另外,主审法官浓密挺拔的胡须,也不像是那个时代中

国男性的样式。(7)承审官员左侧的那个口衔烟管的人,则非师爷莫属。但问题是,师爷只是官员

私人聘请的顾问,没有官方身份,不能堂而皇之在公堂上现身。这一安排,无疑是违背了清代中国

的庭审惯例。(8)从书吏和衙役的视线来分析,除了一个衙役,其他人全部聚焦于摄影师的镜头,
这哪里是在审理案件时应有的情形。这种摆拍,除了娱乐摆拍者自己,它给接收者带来的恐怕只

能是误导和误解。就这帧照片而言,最突出、最醒目也是摆拍者最希望观看者接收的信息,或许是

原被两造“跪地磕头”的肢体象征。通过这一图像元素,摆拍者旨在告诉观看者,在中国司法的公

堂上,原被两造是如何屈服于国家的法律与法官的;两造的人格和尊严,又是在何种程度上被无

视、被践踏的。但是,从这幅照片来看,扮演法官的洋人,不只显得唯我独尊,而且乐在其中,折射

出了花钱猎奇的动机。这意味着,西方人虽然自己不能接受下跪之礼,但却很享受假扮青天大老

爷带来的被人跪叩的乐趣。这是一个反映自我与他者差别对待的悖论,更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的待人之道。足见,公堂摆拍比实拍来得更“别有用心”!
从乾隆朝到咸丰朝,西方使节一直拒绝在觐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之礼。经由第二次鸦片战争,

中国落后衰败的面貌,才彻底暴露了出来;皇帝和官僚妄自尊大的脸面,也被完全扒了下来。1858
年,《天津条约》正式废除西方使节在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的礼仪;1873年,各国使节在觐见同

治皇帝时,不再被要求行三跪九叩之礼。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身体姿态,不仅是表示屈服的象征,还
违背了主权国家在礼仪上的对等原则。英国人觉得,如果中国朝廷派出与使团团长同等级别的官员,
向英王行三跪九叩之礼,他们也可以向中国皇帝行同样的礼。这也是一种对等原则,图2却违背了这

一原则。另一方面,跪地磕头固然不能接受,而撅起屁股也是很不文明、极不优雅的姿态。
图4是一帧描绘囚犯枷号的明信片。〔19〕就笔者寓目的西洋文本而言,至少从1793年马

戛尔尼使团的那次失败的访问以来,在各种西方人制作的书籍、画册以及影集中,枷号出现的

频率最高,种类亦多。除却图4的常见枷号,另有坐枷(见图5〔20〕)、桶枷(见图6〔21〕)以及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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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参见徐忠明:《从“灋”看中国司法的兴起及理念》,载《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参见徐忠明:《凡俗与神圣:解读“明镜高悬”的司法意义》,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
参见杜金、徐忠明:《索像于图:明代听审插图的文化解读》,载《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见前注〔5〕,陈玲、王迦南、蔡小丽书,第257页。
[英]威廉·亚历山大:《1793:英国使团画家笔下的乾隆盛世———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图鉴》,沈

弘译,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图39。亦有称坐枷为“枷椅”之例。参见刘潞、[英]吴芳思编译:《帝国掠

影:英国使团画家笔下的中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3页。另据乔治·梅森的说法,这种坐枷,是亲友

为减轻囚犯负枷压力而提供的椅子。若是这样,坐枷即非刑具。不过由图像上的囚犯来看,都是年长之人,
官府提供坐枷似亦可能。参见[英]乔治·亨利·梅森:《中国刑罚》,载赵省伟、于洋洋编译:《西洋镜:清

代风俗人物图鉴》,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页。

SeeJohnHenryGray,China HistoryofLaws,MannersandCustomsofPeople,MacmillanandCo.,

1878,p.44 45.



枷(见图7〔22〕)等。枷号,不在大清律条规定的“五刑”之内,而散见于例条。〔23〕惩罚轻罪的枷号,
长3尺,宽2.9尺,重25斤。〔24〕例条又说:“其应枷号人犯,除律例开载应用重枷枷号者,仍照遵

行外,其余枷号,俱重二十五斤。”〔25〕一般所称枷号,均为25斤,适用极广。关于枷号的具体情

况,鉴于与本文无涉,笔者不拟考论。坐枷、桶枷以及笼枷,可能是法外创制的缘故,所以极为鲜

见,笔者也仅见于西方人的绘画之中。不过,他们还不至于伪造这些不同形制的枷号。理由倒

也简单,上述文献的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或是虽然来去匆匆,却可得自观察,不必向壁虚

构。这里的桶枷,乃1868年来广州传教的格雷著录,桶枷侧面贴有“佛山分府桶枷,本月封”的
纸条,恰好与格雷的传教地吻合,及至前引著作出版的1878年,格雷已经在广州生活了近10
年,对于佛山分府(系广州府南海县辖区)应有足够的了解;〔26〕笼枷,为1850年到福州传教的卢

公明记载,他在15年后才出版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当时当地的各种

  

图4
      

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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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为方便表述,笔者暂时将其名之曰“笼枷”。参见[美]卢公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陈泽平译,福建人

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赵省伟主编:《西洋镜:法国画报记录的晚清1846—1885》,张霞、李小玉译,广东人

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3页。必须说明的是,两书中的笼枷,形制微有差异。从图7画面来看,衙役抬着“笼枷”,
是赴刑场执行死刑的途中,具有囚车的功能。这种“笼枷”,早在明朝就出现了。参见[葡]盖略特·伯来拉:《中国

报道》,载[英]C.R.博客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17页。据此,
这种形式的笼枷,似非完全或仅仅用于示众。

参见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同上注,第63页。
同上注,第81页。
关于格雷其人其书的介绍,参见[英]约翰·亨利·格雷:《广州七天》,李国庆、邓赛译,广东人民出版

社2019年版,李国庆“译序”,第3—4页。



社会现象;〔27〕坐枷,系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随行画家亚历山大绘制,而其绘制的依据,应该是

沿途亲眼所见。

现在,我们回到图4上来。根据照片边框外“会审公堂衙门”字样,以及左下角“大清国邮政”

印鉴,判决和执行枷号的机构,并非中国的州县衙门,而是会审公廨;照片拍摄的时间,不会早于

1896年。旅居上海的英国记者麦克法兰在介绍会审公堂时曾说:“对着南京路还有一个木质大门,

进去是一座面积较大的院落。大门的两侧各有一个木质大囚笼,里面关押着戴枷服刑的囚犯。两

三个囚犯蹲在栅栏内,身上戴着刑具:这种刑具是一副沉重的木质架子,中间有一个窟窿,头可以

钻过去,放在囚犯的肩膀上;木枷上张贴着几个纸条,上面的文字说明遭此刑罚的囚犯犯了何种

罪;根据所犯罪行的性质,这些罪犯必须身上戴着这种木枷,短则几天或者几周,长则数月。”〔28〕其
中“一个木质大囚笼,里面关押着戴枷服刑的囚犯”,似乎将“站笼”与“枷号”牵混了起来。因为站

笼本身即有枷号的功能,或者说是“枷号”的变体,何须架屋迭床。必须指出,一是西方人强迫清政

府在租界设置会审公堂,却袭用了他们诟病的枷号和站笼,原因在于它们不适用于洋人犯罪,而仅

仅适用于中国人;当然,原因还在于会审公堂是中国法庭。〔29〕 但不管怎么说,西方人声称的法律

文明观或刑罚人道观,本质上是歧视性的、种族性的,而非平等性的、普世性的。二是为了防止逃

跑,两个戴枷的囚犯被用辫梢系在了一起,这是一种常见的处置手段。三是两个囚犯与狱警一字

排开的组合,狱警端庄严肃的立正姿势和神情,以及栅栏后面三个犯人的注目观看,在在都透露出

摆拍的特点。〔30〕四是枷号之刑隐含的核心观念,既是耻辱,也是警示,相辅相成。这种观念,不只

在中国是如此,在西方亦不例外。〔31〕然而从囚犯安详的神情来看,丝毫未见羞愧难当的意味。这

就说明,频繁适用的枷号,随处可见的戴着枷号的囚犯,已经使枷号失去了这种刑罚固有的道德意

义,留下的唯有肉体的痛苦。〔32〕 当然,这也可能因为是“摆拍”,所以扮演囚犯的两人没有精神

压力。

在《洋人眼中的清末中国》中,还有一枚囚犯戴枷的明信片(见图8),其解说词为“虽然颈上

戴枷,却表情坦然,有君子之风”。〔33〕如此情态,难道也是“摆拍”? 确实。如果仅看这帧彩色明

信片,虽然尚不便确定其绘制手法,但肯定不是照片。将其与原始照片(见图9)比较,即可发现

两者稍有不同。(1)背景不同:照片是西式房子的室内,囚犯的背后是转角,右面有窗户,而明

信片则是墨绿色墙壁。(2)照片中的四副枷号,每幅皆有两个凸出的长方形小木榫;在明信片

中,只有左二位置的囚犯所戴的枷号是两个木榫,而其他三人都只有一个木榫。(3)照片四幅

枷号干干净净,都没有贴封条。(4)照片右二坐着的囚犯,左手已经不存,却装了一个金属的钳

状物,还夹了一根小木条;在明信片中,这个囚犯的左手像是装着人造义手。(5)仔细辨析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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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33〕

关于卢公明其人其书的介绍,见前注〔22〕,卢公明书,陈泽平“译序”,第1—4页。
[英]麦克法兰、开乐凯等:《上海及其周边掠影: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曾新译,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78页。
参见洪佳期:《上海会审公廨审判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另须指出,在其他场合,不仅枷号

和站笼,斩首之刑也被西方人所采用。参见《清朝掠影:犯人和行刑》,载意大利《周日论坛画报》1901年5月12
日,转引自前注〔9〕,赵省伟书,第90页。

摆拍枷号的照片不乏其例,见前注〔14〕,张世明文,第68—69页。
参见[法]让·克洛德·布罗涅:《廉耻观的历史》,李玉民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35页。
从鲁迅的《示众》这篇小说中,我们亦可读到被示众者与看客全无羞愧的描写。参见鲁迅:《示众》,载鲁

迅著、朱正编:《鲁迅选集》第1卷,岳麓书社2020年版,第136—140页。
见前注〔5〕,陈玲、王迦南、蔡小丽书,第257页。



囚犯枷号上贴的小纸条,在照片上,除了“600”,还有模糊不清的几行小字;可是明信片却只有

“600”;而且,这两个“600”亦有细微的差异。(6)右一站着的犯人的左脚,与明信片相比,照片上

向右前方的岔开度更大些。当然,明信片与照片的差异,并不能够证明这是“摆拍”。真正能够

证明摆拍的乃是,左右两人站、中间两人坐的构图,它使作为原作的照片,获得了平衡感,而不像

是“自然状态”下的枷号人犯。另外,从照片的室内环境来看,不像是牢狱;就室内光线而言,应
该是白天。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大白天,在洋房里,四个精神饱满、神态怡然的囚犯正在示众,这
可能吗? 所以,笔者推断是摆拍。

图8 图9

图10拍摄的是站笼。这帧明信片的解说词写道:“清朝后期,有人发明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扼

杀,称立枷,专门处死罪大恶极的下等人。方法如下:先绑起犯人的手,将其脖子套入一块木板的

圆孔里,然后升起木板,置放在一个栅形行刑架的顶端。这样,犯人的颈和下颚便被悬吊起来,脚
悬地。如果想要犯人快死,就往脚上绑石块。若想折磨他,就由犯人自身重量来解决。”〔34〕这个解

释大致不差,不过仍有展开精确分析的余地。

图10

首先,站笼不是《大清律例》的法定刑种,但在实践中却或多或少被默认了。于是只要不出问

题,似乎也没什么人会在意站笼合不合法。其次,如果站笼与立枷是一回事,那么立枷即非“清朝

后期”的产物,早在明朝已经见诸记载。明末“天启四年五月,刑科沈维炳请止立枷。其疏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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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见前注〔5〕,陈玲、王迦南、蔡小丽书,第262页。



枷之制,法不丽于五刑,惨更甚于肆市。自二年以来,死枷下者六十七人;就今三四月,已毙者十有

二人。中间岂无罪疑惟轻,带累骈首者? 而一板笼头,立至糜烂,甚可伤也。’”〔35〕此“立枷”者,决
非普通枷号,而系站笼无疑。因为枷号至迟在明代《问刑条例》中已有规定,虽然不在“五刑”之列。
譬如“文武职官,犯该充军为民,枷号与军民罪同者,照例拟断,应奏请者,具奏发落”。〔36〕 其例甚

多,不一一枚举。更为重要的是,枷号亦非能够轻易致死罪犯的刑罚,与沈维炳所言不同;反过来

讲,如果一戴枷号,即意味着生死难料,站笼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卢公明说:“受刑人站在一个木笼

子里,笼子顶部有一个卡在脖子上的洞,头部露在外面。笼子的高度迫使他必须一直踮起脚尖。
时间一长,足部酸痛支撑不住,只能暂时抬起脚,全身重量靠脖颈吊在笼子上。听说在道光年间,
福州有个有名的强盗被判处在站笼里一直站到死。”〔37〕据此,我们可以推测,站笼实际上是一种介

乎生死之间的法外之刑。若只要罪犯多受点肉体上的痛苦,可以给他脚下垫适度的砖木;若希望

他死,就抽掉砖木,让他吊在笼子里慢慢死去,比“绞刑”死得慢。最后,从卢公明所举的例子来看,
站笼至少在清朝中期就已经出现了,而非清朝后期。

尚有必要说明的是,站笼亦被用作刑讯的工具。比如,同治六年(1867)广宁县知县杜凤治写

道:“下午坐堂,讯谢承鳌,无供,提入站笼置大堂下。”到第二天,将“谢承鳌提出立笼,供称五月随

同谢仲官抢劫怀集渡一次,分得布八匹余,无别事,惟常常伙同谢仲官拦河勒索排费”。〔38〕就此而

言,我们不能仅仅将站笼视为刑具,更不能将其视为执行死刑的替代手段。可以说,站笼只是一种

工具,至于怎么使用,视乎承审官员的决断。
如果以“枷”为线索进行整理,我们或可发现这样一个“由轻到重”的刑罚序列:坐枷→枷号→

桶枷或笼枷→站笼。通常来讲,坐枷比普通枷号舒适,因为囚犯可以坐着,木枷可以搁在椅子架

上;桶枷或笼枷,比普通枷号难受,因为囚犯没有活动空间(若是重枷,另当别论),不过它们比站笼

舒服很多。这是因为,如果抽去囚犯脚下垫着的木板或砖块,仅靠脖颈吊着身体,站笼就变成了不

是死刑的死刑(名为站笼,实为死刑)。〔39〕实际上,这也是笔者将站笼放在枷号与死刑之间进行讨

论的理由。除了“枷”这个形式上的共同点,它们还有一个观念上的共同点,即“耻”。戴枷示众,对
于囚犯来说,是让他们知耻而改过;对于看客来讲,是让他们知耻而不做违法犯罪之事,发挥特殊

预防与一般预防的作用。
问题在于,清代中国的地方官员为什么要发明站笼? 一是在法律上,站笼并非死刑,只能算

是枷号的加重制裁,因而不必走繁复的审转程序,可以规避司法程序的严格控制,进而避免可能

产生的冤假错案的司法责任。诚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者是也。二是州县衙门实行的可以

说是牧令“承包制”,瞿同祖所谓“一人政府”,〔40〕即有此意。就财政分配而言,牧令在上缴额定

的各项税费之后,余额即可自行支配,聘请幕友等费用即来自此,馈送上司的“三节两寿”等费

用,也取给于此。这样一来,多一个死刑审转案件,就会多一份经费支出。在行政经费极为紧张

的情况下,少一个死刑案件,就意味着省一份经费支出,而多一份行政经费或个人收入。三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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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39〕

〔40〕

(明)高汝栻辑:《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卷十三,载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57册,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23页。

怀效锋点校:《大明律》附录“问刑条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见前注〔22〕,卢公明书,第188页。
(清)杜凤治:《望凫行馆日记》,载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第10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

363—364页。
参见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44—247页。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于站笼不是死刑,因此,如果官员出于教化目的而实施站笼,即使站死了人,仍然可以维持仁政

德治的名声;然而,如果他们意欲致死囚犯而滥用站笼,则会背上酷吏的恶名。一旦站笼致死罪

犯,地方官员只要出具一张“瘐毙”之类的文书,由相邻州县予以核实确认、加盖印章,即可了却

麻烦。
这意味着,过于严苛的司法程序控制,会给承审官员带来过多的司法责任;为了规避责任,并

保住乌纱帽,规避或绕开繁复的审转程序,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另一方面,由于经费短缺,
难以满足多走一步程序就多花一份银两的需求,节省司法开支,也就成为州县牧令必须认真对待

的问题。理念上的仁政德治、哀矜慎刑固然重要,但它们未必抵得过乌纱帽和钱财的分量。那种

“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制度安排,就产生了利用不是死刑的死刑(站笼)来解决棘

手案件、处决凶恶罪犯的利器。
图11是关于斩刑的场景。〔41〕 这张明信片底部印有“ChinesischeHinrichtung”,系德文,即

“中国死刑执行”,其画面是斩首的场景。还有一张以这帧照片为底本的手绘复制本明信片(见图

12)〔42〕,上方右侧书有“校场罪人杀头”题字,制造了一种具有真实性的场景;但是,据张世明等学

者的考证,这帧照片同样是摆拍。〔43〕校场,乃练兵与武举考试的场地,每个州县皆有,但却不是刑

场;上方右侧是“大清国邮政”印鉴;下面中间印有“中国死刑执行”的多种文字,从上到下依次是意

大利语、法语、英语、德语、俄语。这意味着,这帧明信片的制作者意欲使其广泛流传。因此,它的

发行量、使用者与接收者可能比较广泛,其影响力也会随之扩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单一语种的

明信片发行量就一定少。

图11 图12

清代中国的斩首方式,虽然变化多端,不过这张照片呈现的执行方式最为常见。右边的死囚,
双膝跪地,身体前倾,两手背缚,背上插着犯由牌。左边的刽子手(应该是助手)紧紧拉住死囚的辫

子,以便固定死囚的脖子,而不至于在下刀时晃动(亦可参见图13)。〔44〕图11和图12中间的刽子

手,已将大刀高高举起,一瞬间就可以砍下死囚的头颅。三面围观的民众,看着颇有秩序,但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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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见前注〔5〕,陈玲、王迦南、蔡小丽书,第258页。
见前注〔5〕,陈玲、王迦南、蔡小丽书,第259页。
见前注〔14〕,张世明文,第91页。另参见张明编著:《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1844—1949)》,中国摄影

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页;唐宏峰:《透明:中国视觉现代性(1872—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

版,第226页。
见前注〔5〕,陈玲、王迦南、蔡小丽书,第261页。



 图13

脸事不干己的漠然神情,这正是鲁迅先生曾经刻画过、挖苦过

的中国式的“麻木”表情。〔45〕 不过,在刽子手手起刀落之前,这
些看客的视线,似乎受到了摄影师的干扰,从死刑犯和刽子手

那边移向了照相机的位置。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看热闹心态的

无意识流露,或是摆拍的证据之一。在这帧明信片中,似乎未

见监斩官员的身影。在通常情况下,他们的位置应该是被安排

在背景中搭建的“席棚”之处。也许,他们正是在背景位置站着

的那几个人(照片模糊,难以判断);或许,他们落在了照相机的

镜头外面。
值得补充的是,(1)刽子手的服饰,由于是黑白图像,难以

做出分析。据说,刽子手的标准服饰是红衣,〔46〕或是腰束红色

布条,〔47〕头戴插着雉尾的帽子。〔48〕 当然,根据彩色图像资料

判断,普通服饰可能更加多见。红色具有“辟邪”的功能,中外

皆然。为了辟邪祛秽,监斩官员在死刑执行之后,会去寺庙烧

香;回到衙门之时,还要燃放炮竹。〔49〕(2)刽子手的身份,既
有职业化的,甚至世袭性的,亦有临时雇佣的,不可一概而论。(3)如果斩首之后还要示众,则
可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将头颅装进小木笼,悬挂起来;〔50〕二是直接用辫子将首节悬挂起来,〔51〕

或用木杆或其他支架,均无不可。(4)尸体的处置,或由家属领回,或由官府责成地保负责掩

埋。如果是示众,期满之后进行同样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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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49〕

〔50〕

〔51〕

在鲁迅的《药》《藤野先生》《阿Q正传》等小说中,无论是伸长鸭脖子的围观者、鼓掌欢呼“万岁”以及发

出豺狼一般嚎叫“好!!!”的看客,抑或是临刑之前还在胡思乱想、进而说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的阿

Q,皆透露出“欢呼”“嚎叫”“胡思乱想”“救命”底下掩盖不住的对于生命、尊严的麻木不仁。见前注〔32〕,《鲁迅选

集》第1卷,第16、309、85页。关于鲁迅笔下的死刑现场的中国看客的“冷漠”态度,学者有过不少考证和解释。参

见王德威:《“头”的故事:历史·身体·创伤叙事》,载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全新增订版),麦
田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2页;前注〔43〕,唐宏峰书,第197—256页。唐宏峰在分析鲁迅笔下的死刑看客的

“麻木”态度时,引入了照相机的作用。也就是说,是照相机制造了看客的“麻木”。不过,我们也可以认为,鲁迅对

于死刑现场看客的“麻木”的认知,不一定来自“幻灯片”中的看客,而有可能来自鲁迅在清末民初死刑执行现场对

于看客神情的观察和体验,然后将其投入对幻灯片的解读。
见前注〔9〕,赵省伟书,第87页。
见前注〔9〕,赵省伟书,第89页;前注〔6〕,沈弘书,第131页。
见前注〔22〕,卢公明书,第166页。
对于清末死刑的执行仪式以及相关人员的服饰,民国《镇宁县志》更有详细的描述。文曰:“死刑确定

后,钉封一到,每值深夜,即由大堂侧窦孔递入。此文须州牧手拆,他人不得窃窥。次日州牧坐堂,命吏持手牌,
书死犯之名,请吏目开监,拟提交刑房书差。斯时,死犯兴,衙中人方知。恐泄,则罪人有自裁举动。施衣、上香、
给食、宣读原案罪状后,向例有祝赠语。武职充监斩官,押赴市场。州牧披红衣,乘舆距场数十武,停铙杵,待刽

子手报告,始退排衙,赴城隍庙行香,告以不幸而杀人,薄笞刽子手数十,以折其行凶气焰,仍赏银赐酒而退。其

着红衣者,地方官有养民教民之责,乃失于教养,以致民触刑辟,似地方官亦有罪,两着红衣。红衣者,囚服也,是
亦大禹泣囚、痛百姓失教养之遗意;其不至刑场者,亦见其生不忍见其死之意。既失教养,以致其死,尚肯睹之

故;其笞刽子手者,以示不得无故杀人。”参见《(民国)镇宁县志》卷之二,《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44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37页下栏。这一描述及其解释,赋予了死刑仪式以及监斩官、刽子手着红色囚

衣的道德意义。
见前注〔10〕,赵省伟书,第300页。
见前注〔5〕,陈玲、王迦南、蔡小丽书,第262页。



  西方人每每以死刑执行为例证,诟病中国刑罚的野蛮残酷。但是,《洋人眼中的清末中国》提
供的“义和团团众被杀后,头被装在木笼里示众”这帧明信片(见图14)〔52〕,中间边页印有

“Executionground”,即“法场”。看照片,面积不小的刑场,已经空无一人,可谓曲终人散。留下来

的,唯有偏左面三个戴着礼帽的西方人,以及躺着的九具被砍掉了头颅的尸体,九个装着头颅的小

木笼。这种画面,恐怕也是摆拍。从照片构图来看,三个站着的西方人,占据了画面的支配位置;
而尸体和头颅,只是衬托西方人支配位置的道具,或是支配的对象。其中两个人,手执“文明杖”,

图14 

目光投向前面的无头尸体和小木笼,麻木的神情之

中略带自得,姿势也稍带傲慢,但未见丝毫不适的感

觉。一个人手里提着小箱子,估计是照相机。这意

味着,他在观看了甚或拍摄了死刑执行之后,又参与

了集体观赏和摆拍。左边站着的那个人,一副若有

所思的样子,又在想什么呢? 颇费索解。也许,他本

想离开这个令他感到尴尬或多少有些厌恶的刑场,
却碍于朋友情面而不便独自离开,所以勉强站在了

最边缘的位置,视线也离开了尸体和小木笼,仅充当

了一个背景元素。

就照片的整个场景设计而言,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对于死刑的鄙视? 抑或鄙视之中仍

夹杂着居高临下的“见证”“观赏”与“渲染”死刑暴力与残缺尸体的欲望? 这是一种文明的、尊重人

类尊严的、珍惜生命的态度? 非也。可以说,这张照片折射出来的乃是隐藏在这些西方人内心深

处的残忍与野蛮,至少也是轻视中国人的幽暗心理。而这,就是东方主义法律话语的一种特殊的

通过图像进行叙述的方式。

卞之琳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53〕诗意地表达了不同位置产生的“看
与被看”的关系结构及其意义。姑且撇开摆拍不谈,仅就“法场”这帧照片本身而言,其中的三个西

方人,在观看了死刑执行之后,仍然流连于此;这时,画面外的摄影师将他们与尸体和头颅一起拍

摄了下来,更可能是他们和摄影师共同设计了照片构图,从而成为照片观者“观看”和“议论”的对

象。之后这些明信片的制作者和使用者,也加入观看中国酷刑的行列,并参与了渲染和传播中国

酷刑的工作;如今又成为我们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污名化清末酷刑的动机与策略,以
及清代中国死刑实践的历史资料。

不仅如此,更有甚者,他们还挪用了清代中国的斩首之刑,来处罚伤害他们的罪犯。前引意大

利《周日论坛画报》报道:“意大利第三炮兵队的鲁杰里(Ruggeri)不慎掉队,被一伙清军士兵抓住,

这群人缴了鲁杰里的械,脱光他的衣服,对他进行一番折辱后杀了他。其中一个凶手常超(Cian-
ciu)被捕后接受审判,按照清朝律例,处以极刑斩首。”〔54〕另据法国《卢瓦尔河报》1901年1月20日

《处决刺杀克林德男爵的凶手》报道:“军官一到,刽子手的助手就在恩海的脖子上绕了两圈细绳。

然后,一面提着细绳,一面提着辫子,尽量将他的脖子露出来。刽子手向后退了一下,接着抡起大

刀,斩了两下才将他的头砍了下来。最后将他的头颅悬挂在街头的一个笼子里。”〔55〕一方面,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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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见前注〔5〕,陈玲、王迦南、蔡小丽书,第260页。
卞之琳:《断章》,载《卞之琳诗选》,周良沛编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见前注〔10〕,赵省伟书,第657页。
见前注〔10〕,赵省伟书,第299页。



人开口闭口指责中国酷刑,甚至把笞杖、枷号等刑罚一概视为“酷刑”;但另一方面,一旦涉及他们

自身的利益,就堂而皇之把他们口口声声诟病的酷刑,适用于中国人。尽管这种处理方式具有条

约上的依据,然而这些条约本身就是西方列强“枪炮威逼”之下的产物,那不过是中西不平等关系

在条约上的反映罢了,并无道义上的正当性之可言。

三、结  语

看完这些传播到西方各国的明信片,在笔者脑海里产生了两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为什么19世

纪来华的西方人要将笞杖、枷号、站笼与斩首一股脑儿视为酷刑? 为什么他们要将反映清末中国

司法实践的照片和绘画制作成明信片?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在欧美国家,经由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进

行的第二次“法律革命”,〔56〕这些国家的法律走出了中世纪的残酷野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法律

的人道化和合理化的变革。由此,名目繁多、手段残忍的酷刑被废除了,死刑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其执行方式出现了根本性的缓和;在广场上公开执行的刑罚,被移置到监狱高墙背后的隐秘场所;

以自由刑为基础的刑事法律体系就渐次形成了。这也是监狱诞生的原因。〔57〕 在“数典忘祖”〔58〕

心态的支配下,在来华的西方人眼中,晚清中国的跪地受审、刑讯逼供以及公开执行的笞杖、枷号、

站笼、绞刑、斩首与凌迟等等,也就成为惨不忍睹的酷刑。与此同时,之所以说是酷刑,还因为很多

刑讯手段与惩罚方式,皆为律例之外的非法手段。在强调罪刑法定与程序保障的西方人看来,随
意实施的、超越法律规定的惩罚,便是酷刑。梅森那本影响广泛的“PunishmentofChina”之所以

被翻译成《中国酷刑》,而非《中国刑罚》,恐怕多半也是这个原因,其中描绘的刑讯和刑罚,大多数

是法外之刑。

更深一层来讲,将晚清中国刑罚一概视为酷刑,乃西方人为了推进殖民扩张、规避中国法律、

攫取治外法权的借口。试想,倘若不污名化中国法律,那些西方人凭什么说他们可以拒不服从中

国的司法管辖,拒不接受中国的司法审判与惩罚? 因此,唯有将清代中国法律彻底污名化,才能使

其借口变得合情合理。总之,以西方人自己的法律与司法为标准,把中国的法律与司法视为“异
类”,才能达到他们的上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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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笔者以为,伴随11世纪宗教革命与城市(经济)革命而来的,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法律革命;伴随

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而来的,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二次法律革命。
莱昂斯说:“到了18世纪,刑罚才有了真正的发展。当时,欧洲废除了酷刑,监禁逐渐成为惩罚重刑罪犯

的主要或唯一方式。”[英]路易斯·莱昂斯:《刑罚》,赵天奕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页。对这一过程

的概括与理论分析,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年版。

18世纪晚期以前,欧美国家刑罚之残酷野蛮,其程度绝不亚于清代中国;其刑具之花样百出,其刽子手

之专业,更是超乎我们的想象。除了前引《规训与惩罚》一书,还可参见[法]马丁·莫内蒂埃:《人类死刑大观》,袁
筱一等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美]布瑞安·伊恩斯:《人类酷刑史》,李晓东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英]乔治·莱利·斯科特:《体罚的历史》,吴晓群、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美]亨利·查尔斯·
李:《迷信与暴力:历史中的宣誓、决斗、神判与酷刑》,X.Li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德]卡尔·布鲁

诺·莱德:《死刑:起源、历史及其牺牲品》,王银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前注〔56〕,路易斯·莱昂斯书,
第123—149页、第191—278页;董进泉:《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宗教裁判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英]爱德华·伯曼:《宗教裁判所———异端之锤》,何开松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法]贝纳尔·勒歇尔博

尼埃:《刽子手世家》,张丹彤、张放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的解释乃是,通过制作绘画、照片等图像资料,借以强化中国酷刑表

达的视觉效果,加深对于酷刑的图像记忆,这一方面,图像要比文字更有优势。〔59〕 通过将它们

制作成明信片,借以扩大传播面与读者群;通过实拍、摆拍、绘画以及传抄、复制等手法———本文

分析的图像,除了绘画和复制,绝大多数是摆拍,给读者营造一种中国酷刑实践的高频率和普遍

性的印象。譬如,作为中国酷刑之最的凌迟,虽然属于《大清律例》的明文规定,不过在司法实践

中,凌迟之刑并不常用。〔60〕但是通过文字、绘画与照片,西方人制造了大量关于凌迟的文本,从
而为远隔重洋、并且对中国法律一无所知的西方人,建构了一种中国频繁适用凌迟的假象或幻

想;与此同时,实现了污名化中国刑罚的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将酷刑制作成明信片加

以传播和扩散,虽然不能说完全是为了有意误导不明真相的西方人,但也绝非仅仅出于“录存事

实”和“采风猎奇”的简单意图。否则,为什么要摆拍? 所谓“摆拍”,就是对于某次具体的并不存

在的刑讯逼供或者死刑执行,进行无中生有的操作,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虚构。对于不明真相

的观看者而言,他们就会信以为真。这是因为,照片不但比文字和绘画更具有欺骗性,而且更具

有视觉冲击力。

在我们的印象中,明信片上印制的图像(或绘画或照片),基本上是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人文

景观以及花鸟草虫,具有陶冶性情的审美价值,或是获取知识的实用价值,让没有去过该国该地的

远方亲友,也能分享和欣赏那里的美景和民俗风情。基于这样的认知,人们会觉得西方人将中国

酷刑印制在明信片上,就成了一种“怪诞诡奇”的行为;而将自己与尸体和头颅为伍,或将鲜血淋

漓、肢体残缺的人体(被凌迟者)这些令人根本不能直视(何谈欣赏)的图像,印制在明信片上,还要

寄给远方的亲友,这是正常的心理吗? 这仅仅是记录中国的酷刑实践吗? 不完全是。实际上,它
们更多折射了西方人的暴力心态,或是怪僻的审美口味,又或者是出于追忆他们本国已经成为历

史的酷刑,但更多还是为了达到污名化中国法律与司法的意图,建构中国刑罚野蛮残酷的“异类”

意象。总之,这不是一种符合常情常理的幽暗心态。也正因为不合情理,我们才需要从其他层面

去索解这种行为及其动机。笔者以为,旨在污名化中国,才使这些西方人做出了超乎常规的行为

选择。

不必讳言,这些图像资料记录的晚清中国的司法与酷刑,虽然反映了东方主义的强烈色彩,隐
含了污名化中国法律与司法实践的意图,但是它们仍记录了中国酷刑的部分真相。毕竟在清代中

国,有些酷刑是律例规定了的,有些是确实实施了的,是否定不了的;即便是摆拍,也不过是“戏仿”

罢了,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无中生有的虚构;摆拍体现出来的是西方人鄙视中国的态度,但死刑执行

场景却是实际存在的事实,不可混为一谈。关键问题不是记录什么,而是怎么记录,而更在于怎么

运用。我们固然要揭露、反思、解构以及批判“法律东方主义”〔61〕的话语表达与话语实践对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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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参见[美]苏珊·森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关于传统中国凌迟的全面讨论,参见[加]卜正民、[法]巩涛、[加]格力高利:《杀千刀:中西视野中的

凌迟处死》,张光润、乐凌、伍洁静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关于清代凌迟之鲜见,《杜凤治日记》为我们提供了

可资参考的证据。杜凤治两任南海县知县,负责处决省内的死刑人犯数以千计,然而凌迟只有两人。第一起凌

迟,在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初八日执行,临时改为斩首;第二起凌迟,在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十六日执行。
参见邱捷点注:《杜凤治日记》(第5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285—2286页;《杜凤治日记》(第6册),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187—3188页。

参见[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李秀清:《中
法西绎: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LiChen,ChineseLawinImperial
Eyes:Sovereignty,Justice,andTransculturalPol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5;[美]络德睦:(转下页)



司法的污名化操作;不过,对于这些图像记录的事实,仍要善加利用,切不可以“倒洗澡水把孩子也

倒掉”,才是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

Abstract Inthelate19thcenturyandearly20thcentury,WesternersinChinaprintedmany
postcardswiththethemesofChina􀆳snaturalandculturallandscapes,internalaffairs,diplomacy,

andsociallifeinthelateQingDynasty.Someoftheminvolvedarrests,courttrials,shackles,

cages,andexecutionsscene.Thesepostcardsnotonlyrecordsomerealfragmentsofjudicial

practice,butalsoreflectthe Orientalist mentalityof Westerners.Through photographs,

paintingsandpostcardsbasedonthem,thevisualeffectofChina􀆳storturepracticewasenhanced
anddisseminated,exposingwesternerstoanegativeimageofChina􀆳sjudiciaryand,toacertain
extent,achievingtheintentionofstigmatisingChina􀆳sjudiciary.Sincethecommunityoflegal
historianspayslittleattentiontotheseimage materials,iconographicanalysisandcultural
interpretationwillhelptoreflecton,deconstructandcriticizethe Westerners􀆳discourseon
China􀆳sjudicialpracticeinthelateQingDynasty,andpromotetheunderstandingofthejudicial
cultureinthelateQingDynasty.
Keywords Westerners,Postcards,LateQingChina,CourtTrials,ThePunishments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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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李秀清主编:《镜中

观法:<中国评论>与十九世纪晚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法》,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魏磊杰编:《法律东方主义在中

国:批判与反思》,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另有杜金:《晚清法律的东方主义表达:<中法西绎>读后》,载苏力主编:
《法律书评》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杜金:《飞跃迷雾:东方主义法律话语的反思———络德睦<法律东

方主义>读后感》,载《人大法律评论》2017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